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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香文化及其物态呈现 

陈思雨 陈雨前
1
 

【摘 要】：文人用香肇始于先秦,勃兴于宋代。宋代文人用香在继承以往的一些理念外,又融入了时下的美学观

念,开创了新境界,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两宋时期,香之于文人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不仅涌现出大量体物

入微、富有哲理的尚香文学作品,而且出现了许多质朴清新、自然可爱的陶瓷香器。陶瓷香器作为宋代香文化的物

态呈现,深受文人雅士审美意趣的影响,其所呈现的美学韵味与香文化一脉相承,表现出一种“闲”的趣味,体现出

一种形神兼备的审美追求,展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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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之为用，从上古矣”[1](P2），中国人用香，有数千年历史。香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到了宋代，香文化

发展至鼎盛时期。文人用香出现各式各样的创新，如“焚香”“制香”“品香”以及“咏香”等。宋代香文化一方面反映在不

计其数的诗词、随笔、散文和小说等各式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通过物化的形式如香炉、香盒、香囊、香几等各类用器展现出

来，其所体现的美学追求、价值理念、哲学思考都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此外，宋代制瓷技艺的精湛促使瓷质香具广行于世，

它所展现的审美观念与香文化一脉相承，表现出一种“闲”的趣味，体现出一种形神兼备的美学要求，显露出一种自然天成的

美态。 

一、宋以前文人用香概述 

文人爱香，其来有自。早在先秦时期，文人就开启了用香的历程。当时所用香料以草本类的蕙草秋兰为主，在诸多典籍中

可见文人君子亲之近之的态度。如《楚辞》云：“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2](P3）《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

兰，为沐浴也。”[3]（卷二，P24）又《诗经·生民》谓：“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4](P312）可见先秦

时期文人用香是为了满足佩戴、沐浴、祭祀等所需。在此基础上，古人以香所具有的美好形象与气味衍生出教化意义，以此来

比喻德行。如《诗经·蓼萧》云：“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4](P222）

再如《尚书·君

陈》云：“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5](P475）此外，综合文献资料、考古发掘与传世绘画看，此时香料的

使用方法除直接佩戴外，还有填入香囊装饰或置于熏炉之内焚烧等。 

两汉时期，香的使用通过王公贵族及部分文人的推动更为普及。此时的用香特色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香料的品种

因对外交通的发展与文化交流而显著增多，出现了如苏合香、鸡舌香、五木香、青木香及麝香等香品；其次是香炉的品类除却

以往常见的豆式熏炉外，还创制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博山炉；最后，就香之用途而言，除了承袭先秦时期佩戴、祭祀、饮食入香

以外，还可作为馈赠之礼，由此可知熏香之风的普及。至东汉中后期，独立的文人阶层逐步兴起，出现了反映个体生活和人生

体验的咏香诗文，如“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1](P216）

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香之于文人乃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雅致陪伴。文人除了熏香、用香、制香，还撰写了与香有关的著作，

并创作了一批咏香的诗文。如萧统《铜博山香炉赋》“荧荧内曜，芬芬外扬”[6](P201）之句，描绘出松柏麝香一同焚烧的绚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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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炉》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如彼崇朝气，触石绕华嵩。”[7]（卷二十七，P521）将氤氲缭绕的香气比之

于山峦中的茫茫云雾。谢惠连《雪赋》：“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缛。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8]（卷十三，P390）

寒冬雪夜、暖帐芳褥、烛光香气、美酒佳人，情致盎然。由上可知，香使文人的生活更加多彩，而文人的妙语和情思也使香的

内涵更加丰厚了。 

唐代文人士子用香之风更盛，对香的推崇成为一大风尚，许多名家都有咏香、颂香的佳作。如王维的“暝宿长林下，焚香

卧瑶席”[9]（卷三，P51）；杜甫有“朝罢香烟携满袖，衣冠身惹御炉香”[7]（卷二十七，P526）。又如元稹为毛仙翁之来访，“燃香佛榻”待之[10]

（卷四百二十三，P4650）；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11]（卷六，P46）。可见，焚香

在文人心目中既隆重又与生活合一。此外，唐五代还出现了“香赏”，韩熙载的“五宜说”将花与焚香之道融二为一，他提出

搭配之法：“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龙脑、酴醾宜沉水，兰宜四绝，含笑宜麝，薝卜宜檀。”
[12]（卷上，P38）

焚香赏花的雅兴引领了宋代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之风，香与生活的结合更为宋代文人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二、宋代文人用香的时代特点与文化内涵 

宋代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文人士子获得了极高的政治自由度，加之商业的繁荣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为宋代香文化

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以文人为主导力量的香文化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香出现在祭祀庆典、婚礼嫁娶、茶坊酒肆等

各类活动场合。围绕香这一静态物质，宋代文雅之士所开展的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往来互动之频繁，为前代所不

及。香之于文人不仅是吟咏佳句、创作美词的灵感来源，更是令人眷恋难舍、日思夜想的心头之好，具有普遍化、日常化、深

入化的时代特点。 

（一）文人视香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宋代嗜香之雅士，数量甚多。然焚香之事，则因个人喜好各不相同。首先，焚香用于熏衣。北宋名臣梅询与赵抃尤喜熏衣。

欧阳修《归田录》载梅询“性喜焚香，其在官，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

满室浓香”[13](P24）。而赵抃对香也甚为知晓，其常用之法为“尝置笼设熏炉，其下不绝烟，多解衣投其上”[7]（卷十一，P263）。其次，燕

居休闲，焚香是文人士大夫营构诗意生活的点缀。如王十朋《小诗十五首序》云：“予还自武林，葺先人弊庐，静扫一室，晨

起焚香，读书于其间，兴至赋诗。”[14](P271）再次，文人常将香置于卧室，相伴于枕旁。如“枕畔木瓜香，晓来清兴长”[15](P566）；

“静喜香烟萦曲几”[16](P180）；“就火添衣，移香傍枕，莫卷朱帘起[17](P2513）”等，均是最好的写照。最后，氤氲缭绕的香气被视为

醒脾通窍的良方，常用于深思伤神时。朱熹《香界》就描述过香气醒脾益气、凝神安气、启迪神思的功效：“花气无变熏欲醉，

灵芬一点静还通。”
[7]（卷二十七，P516）

北宋画家郭熙作画时也颇为讲究，“凡落笔之日，必窗明几净，焚香左右……然后为之”
[18](P631）

，

说明香气可使文人才如泉涌，思绪驰骋。 

文人用香不局限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亦是往来互动、增进友谊的纽带。其一，故友来访，焚香清谈可谓美事。南宋曾几《东

轩小事即事五首》之五云：“有客过丈室，呼儿具炉薰。清谈以微馥，妙处渠应闻。”尽兴之时，不觉“沉水已成烬，博山尚

停云”。待客人辞去，自己仍沉浸在香之余味中，“斯须客辞去，趺坐对余芬”。[19](P18512）作者借香将文人往来清谈之事点出来，

言明焚香是最好的待客之道。陆游《闲中偶题》谓：“客来拈起清谈麈，且破西窗半篆香。”[16](P192）又有许棐《题常宣仲草堂》

言：“客来无可款，石炉添水沉。”[20](P36858）其二，宴会雅集，焚香是营造交际氛围的重要手段。赵希鹄《调燮类编》中载：“今

人燕集，往往焚香以娱客。”
[21](P45）

又宋代画家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记录了宋人雅集的场景，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

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22]（卷二六○三，P41）其三，文人雅士之间赠香，以诗为谢，以此联络感情。《陈氏

香谱》有云：“如欲遗人，圆如芡实，金箔为衣，十丸作贴。”[1]（卷三，P136）描述了以香为礼品的包装方式，显见当时赠香为礼的

风俗习尚。再如黄庭坚自制合香，寄送友人，并做跋文；又借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

南”之句赠予苏轼。[7](P512）东坡和曰：“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7](P513）一来一往，尽

显文人之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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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香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宋代文人还建立了香之品评标准 

宋代与香相关的诗文，趣味盎然，意境深远，风格各异。诸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宝马雕车香满路”“笑语盈盈

暗香去”[17](P2432）之句，描写了杭州城元宵夜香风四溢的热闹景象。苏轼《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且

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23](P394）描绘了悼念爱妻烧香忆旧之景，借氤氲持久的香气象征昔日过往的绵绵幸福。李

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中“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23](P1206）一句，描述了家中金炉香冷、锦被乱陈

之景，给人以冷漠凄清之感，表达出词人婚后不久即要与丈夫分别的怅然愁肠。陆游在《移花遇小雨喜甚为赋二十字》中“独

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的感怀[16](P448），表达了词人享受独处、悠然自得的心情。 

除了写香、咏香之外，宋代文人对香进行了专业化、体系化的研究，如丁谓的《天香传》、洪刍的《香谱》、叶廷贵的《名

香谱》、范成大的《桂海香志》、陈敬的《陈氏香谱》等，其内容涵盖香料性状、香方配制、用香历史、香品器具等内容，为香

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字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丁谓的《天香传》一文中所记大食与海南沉香优劣的比较，建立了

从烟、气、味三个角度来品评香的标准。与皇室喜爱富贵奢丽之香不同的是，宋代文人阶层更喜恬淡清雅的香气。因此，烟气

润泽、气味清远的海南沉香成为宋人用香的首选。陈正敏赞云：“水沉，出南海……香气清婉耳。”[1](P58）赵汝适又言：“海南

亦出沉香，其气清而长。”
[24](P174）

其后，宋代文人评论香者皆以“清”为尚，或烟清，或味清。如赵希鹄《洞天清录》赞叹“绝

尘香”之美妙，谓之“其香绝尘境，而助清逸之兴”；顾文荐评南宋官方中兴复古香是“香味氤氲，极有清韵”；叶寘《坦斋

笔衡》论两广橄榄香“无俗旖旎气，烟清味严，宛有真馥”。[7]（卷十二，P291) 

（三）香具品类繁盛、雅致精巧 

考古资料、传世绘画、诗书词话中出现的宋代香具，其数量之多，样式之丰，足以说明宋代香具产量之盛，使用之广。焚

香之事被宋代文士视作“四般闲事”之首，尤见其重要性。他们对香具的材质、式样、使用方法等方面颇为讲究。 

宋代香器品类可分为香炉、香盒、香箸、香匙等，其中香炉是香事活动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样式各异，以瓷质居多。《陈

氏香谱》谓：“香炉，不拘银、铜、铁、锡、石，各取其便用。其形式或作狻猊、獬豸、凫鸭之类。”[1](P178）又南宋蒋祁《陶记》

谈及景德镇瓷质香炉造型样式时，谓：“则炉之别：曰猊，曰鼎，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腿，曰香奁，曰桶子。”[25](P4）足

见宋代香炉式样之丰。从考古出土与传世实物来看，如成都市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银制熏炉、西雅图美术馆藏宋代青白瓷香鸭、

常州市博物馆藏越窑青釉炉、故宫博物院藏宋龙泉窑青釉鬲式三足炉等，都是盛行于宋代的香炉款式。 

香盒为盛装香料之物，常与炉相伴。关于它的材质选择，据《陈氏香谱》卷一香品器云：“以不生涩枯燥者皆可，仍不用

生铜，铜易腥渍。”[1](P178）强调了香不可用铜器装盛，因铜易氧化会产生污垢且它的腥味会影响香品的气味。据考古发现，其材

质多为瓷质，其次有漆木、金银，如河北定县北宋静志真身舍利塔塔基出土的定窑白瓷盒，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的耀

州窑青釉刻花瓷盒，江西上饶宋赵仲湮墓出土的青白瓷盒，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的银香盒等。出土香盒尺寸都较为小巧，

便于手握添香。 

宋人推动调和众香的合香系统向前发展，研制成粉末状或泥饼、泥丸状，使用香煤为火种，以香灰作为隔火熏香的方式产

生香味，因此香品器中的香匙、香筯、香壶三种，便是应宋代焚香方式而特制的工具。香匙细分为两种，圆头者用以平灰置火，

尖头者用于分香抄末。今南京江浦黄悦岭宋张同之夫妇墓出土的两只银匙即为印证。而金属或陶制的香壶则用于插放香匙和香

箸。 

可见，由香展开的写香、咏香、制香、品香、焚香等雅事，对于文人来说不仅仅是构建诗意生活的点缀，更是这一群体真

实的生活方式。香之用途由早期的沐浴、祭祀、佩戴丰富至薰衣、陈设、养生等；香之器具从单纯的陶质、铜制演变成金、银、

瓷、玉、石等各类材质；“香之气味最初满足感官所需，而后发展到气味评定，分清俗之别，更进而延伸静心澄道、鼻观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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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境界，有如江河百川终汇集于海，宋代正位居于此”[26](P14）。焚香带来的清静雅致、幽远韵长的生命体验契合了时下文人

追求的含蓄内敛、克己自持的审美观念，这一美学趣味也在宋代陶瓷香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宋代文人雅趣与陶瓷香炉的美学特征 

宋代文化一改唐代热烈、奔放、外倾的文化特征，转向一种淡雅、含蓄、内倾的时代风格。由此，宋代美学不再追求自我

张扬、开拓进取的艺术基调，而是讲求深思内敛、浅斟低酌的内在体验。这一转变体现在宋代诗词、绘画、工艺等领域，表现

为对平凡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个体生命意趣的表达。闲情作为沟通宋代艺术与生活的桥梁，促使二者相互融通。艺术由此走向生

活，而生活也因此愈发雅致化。至此，宋代美学以其独有的休闲特质区别于以往朝代，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事活动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文人雅士“闲”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旨趣。无论是宋代诗词如“团扇兴

来闲弄笔，寒泉漱罢独焚香”[16](P299），“煮水茗香了岁时，静中光景笑中嬉”[27]（卷二十六，P361），“焚香度日尽从容”[17](P2451）等；还是

绘画作品如《西园雅集图》《松窗读易图》《槐荫消夏图》等均展现了宋人悠闲、自在、从容的生活之美以及闲雅、恬淡、适情

的艺术之美。借由悠然缥缈的香烟、芬芳养性的香气、雅致精巧的香炉增添了日常生活的休闲情调。 

宋代陶瓷香炉作为文人士子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当时陶瓷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适应文化氛

围的主动选择，融入了文士阶层特有的审美文化意蕴。由于宋人尚自然之韵，喜山林之趣，使得宋代陶瓷香炉多拟自然形态，

出现了如莲花炉、海棠炉、鸭形炉、鸳鸯炉等仿生器物；就装饰而言，涌现了如牡丹花、菊花、梅花、奔鹿等源于日常生活的

纹样；以釉色来说，色彩单纯的青釉、白釉、青白釉以及非人为所致的冰裂纹、兔毫纹、玳瑁纹等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一）形神兼备的造型美 

不同于唐代陶瓷香炉的雍容丰满，更异于明清瓷炉的精工雕琢，宋代陶瓷香炉造型简洁洗练，姿态秀丽挺拔，比例匀称合

宜，散发着清新、灵动、雅致之气，尽显低调沉稳的静态美。具体来说，它追求自然之韵，在模仿自然形态之时，从形似中求

神似，以有限之型体现无限之韵。 

宋代文人焚香好自然意趣，抒山林之志。杨庭秀《焚香》诗云：“……素馨欲开茉莉折，底处龙涎和栈檀。平生饱食山林

味，不奈此香殊妩媚。呼儿急取蒸木犀，却作书生真富贵。”[7]（卷二十七，P518）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表示：“香有富贵四和，不若

台阁四和，台阁四和不若山林四和。盖荔枝壳、甘蔗滓、乾柏叶、茅山黄连之类，各有自然之香也。”[28](P50）文人焚香尤爱田园

山林的自然气息，与道家讲求的“道法自然”、禅宗推崇的“万法自然”不谋而合。因此，在宋代陶瓷香炉的造型设计上，各

大窑口均存在模仿自然的特征。能工巧匠根据香炉的器型特征，有意选取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体，或整体或局部的模仿，经由

提炼、重构、组合等一系列设计过程，创造出或静或动的仿生之美，具有形神兼备、象形寓意的艺术情趣。 

宋代仿生型瓷炉可分为动物型与植物型两大类。动物类香炉造型有基于现实生活的鸭炉、鸳鸯炉等，亦有源于异域文化和

想象世界相结合的狻猊炉。动物类香炉的仿生不止于仿造外表形态，更模拟了动物由腹到嘴的出气方式，作为香炉的出烟之处。

景德镇窑及汝窑的狻猊香炉在造型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体态多为蹲式，下承炉座，扭身歪头，嘴张吐舌，右前肢戏球，左前

肢撑地，趣味盎然，惟妙惟肖。鸭炉和鸳鸯炉同属一类，常伏卧于炉座上，呈曲项仰头之态，双翅安放于体侧，小嘴微张以送

香烟。鸭炉常置于卧房，与清梦相伴，幽趣韵长。 

花卉形象在宋代瓷炉中较为多见，以莲花香炉最为典型。莲花作为香炉模仿的题材，最能表达宋代文人的精神诉求。如北

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花形有座炉，炉主体雕三叠重瓣莲花状，花口外撇，圆深腹；外腹之中与炉颈部，各塑花瓣尖于炉体外，圈

住外撇并塑成一周花瓣状，整体炉形似一朵半开的荷花。从意境上来看，沁人心脾的香气从雅致大方的莲花香炉中徐缓而出，

弥漫在空气中，正是宋词“花气熏人百和香”
[29](P48）

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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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炉在注重写实的基础上，也追求形外之意，将“形神兼备”的美学趣味发挥无间，一颗成熟落地的果、一朵盛开的

花、一只卧坐休憩的鸭、一对相互依偎的鸳鸯，它们被定格在最美的一瞬，为实用之香器增添超凡脱俗之雅韵。 

（二）自然天成的装饰美 

宋代陶瓷香炉的装饰主要可分为胎体装饰和釉色装饰两部分，都体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装饰纹样在继承流传下来的图案

之外又有时代创新。在宋代文人休闲文化的影响下，与自然生活相关的花、鸟、鱼、虫等题材引入了胎体装饰，具有自然可爱

之美。 

宋代香炉纹饰较为丰富，植物纹有莲花、牡丹、菊花、梅花等，动物纹饰如鸭、鸳鸯、鹿、龙等也是比较常见的题材。此

外，还有颇具民俗风情的婴戏纹、剪纸贴花等。这些图案经由工匠之妙手，或刻画、或剔花、或镂空、或贴塑、或彩绘于香炉

之上，显现出不同的神情意态，与各式各样的炉体巧妙结合，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莲花纹在宋代陶瓷香炉中应用广泛，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吉州窑等窑口的香炉器表上均可见莲纹装饰。

其构图形式多样，有的枝蔓缠绕于炉盖，有的一叶一花静附于炉腹，还有的莲叶卷曲覆置于炉足。如吉州窑黑地白花荷纹炉，

制瓷工匠在酱色的炉腹上绘有二方连续的莲花、莲实与莲叶，花朵盛开，荷叶舒展，布局疏密得当，淳朴自然，趣味盎然。 

牡丹纹在宋代陶瓷香炉装饰中十分常见，以缠枝牡丹纹的构图最为普遍，多出现在炉盖和炉腹上。景德镇窑青白瓷筒式炉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制瓷匠师用锋利的平刀斜向入坯，刻出花叶的轮廓，形成内深外浅的斜坡状。加之釉料填充的厚薄不均，

大大加强了纹饰的立体感，使之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在此基础上，再划以细密流畅的篦纹以示花叶筋脉，阳纹和阴刻相互

结合，婀娜俊俏，栩栩如生。 

宋代陶瓷香炉装饰的另一大特色在于釉色的自然之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它的呈色是釉中金属元素在“火”

力的作用下自然产生的。其二，它的色彩是大自然中蓝天白云、紫光晚霞、青山绿水等天然之色的映射。故常见诸如“月牙

白”“天蓝釉”“玫瑰紫”“米黄釉”“梅子青”“海棠红”等称呼。 

青釉是宋代香炉较为普遍的器表装饰，与当时尚玉的审美观相契。其色彩十分丰富，不同窑口间的青釉色调均不相同，即

便是同一窑口亦有微妙的差别。以龙泉窑为例。北宋至南宋早期，龙泉窑青瓷香炉主要采用石灰釉，因其含钙量高在烧成时易

流动，故釉质透明清亮，玻璃感强，达不到乳浊失透的玉质效果。南宋中晚期开始，改用含钾、钠较高的石灰碱釉，采用素烧

多次上釉的工艺，使得青釉厚而不流，釉面光泽柔和，沉静幽雅，青比美玉。为了配合厚釉和乳浊半失透的油质变化，制瓷工

匠在香炉造型上以简为尚，在装饰工艺上不事繁缛，三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与厚釉青瓷香炉凝重沉稳的艺术效果不同的是，北方的定窑白釉香炉、耀州窑青瓷香炉与南方的景德镇窑青白釉香炉，均

以薄釉为装饰特色。因其釉质薄而透的特点，故胎体的用料更为讲究，工艺更为细致。景德镇窑青白瓷香炉的釉色介于青瓷与

白瓷之间，相较于龙泉青釉多了几分灵动与淡雅，较之于定窑白瓷则更接近于玉器润泽的质感。它的胎体原料采用瓷石加高岭

土的天然二元配方，素烧后胎骨轻薄、洁白细腻，可以更好地衬托釉色和纹饰。景德镇瓷工常用剔刻、镂雕、刻花等装饰手法

将极富生活气息的纹饰装饰于炉表，加以高温流动性强的青白釉，烧成后釉厚处呈青绿色，釉薄处呈青白色，打破了单一釉色

的局限，形成了色调一致且富有变化的审美格调。 

宋代陶瓷香炉釉之美不仅体现在单纯且丰富的色调上，更体现在变幻莫测的肌理上。如冰裂纹、蟹爪纹、蚯蚓走泥纹、橘

皮纹、玳瑁纹等，足见古人细致而微的观察力和鉴赏力。 

冰裂纹在哥窑、官窑以及汝窑的香炉器表最为常见，尤以哥窑为最。冰裂纹的形成是因为瓷炉在烧制过程中胎体和釉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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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系数不同，在冷却过程中爆裂所致。其根据形状还可划分为鱼子纹、柳叶纹、蟹爪纹等。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哥窑青釉鱼耳

炉可谓开片艺术的典型代表，整器密布大小开片，纵横交织。大开片纹深缝大，呈色较深；小开片纹浅缝细，呈金黄色，具有

“金丝铁线”的特征。 

玳瑁纹是宋代吉州窑香炉独有的窑变釉，其色调与玳瑁背甲相似而名，是指在深沉稳重的黑釉上呈现出黑黄交织、浓淡不

一、大小各异的斑纹。此类纹饰，或黄褐色中略带红色，或酱黑色中夹杂黄色，变幻莫测，鲜有雷同，打破了黑釉沉闷严肃的

视觉观感，妙趣天成，非人工所能比拟。此外，吉州窑香炉还可见剪纸贴花、黑釉洒彩、釉下彩绘等民间气息浓郁的装饰手法。 

钧窑香炉大部分制品的基本色调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根据颜色的浓淡不一，较深的被称为天蓝，较浅的名为天青，最浅的

则作月白。与此同时，钧窑还创制出海棠红、玫瑰紫、茄皮紫等色釉，在各大窑口中自成一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钧窑三足

炉，炉通体为月白釉，外壁饰大片紫红色斑块，颇似天边灿烂的晚霞，给人无尽的美感；又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炉内外为

天蓝色釉，釉面有一条条蜿蜒曲折、长短不一的釉痕，俗称“蚯蚓走泥纹”，甚为美观。 

由此可见，宋代陶瓷香炉在文人尚自然之趣的影响下，无论是造型、纹饰、釉色均呈现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美态，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宋代文人香文化在继承以往朝代的审美观念之外，融入时代之风尚、文人之意趣，形成了时代性显著的休闲特

征。围绕“香”这一物态，文人所开展的日常休闲方式之多，如宴会雅集、待友清谈、修道拜佛、诗文述怀等；其内容之生动

有趣，如以香沐浴、以香入食、以香薰衣、以香为礼、以香养性等；其往来之频繁，如诗歌唱和、香之品评以及互通有无等，

无不联络了宋代文人之感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增广了群体之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同美学趣味的形成。宋代文

士以“闲”的趣味来对待焚香之事，讲求香烟的浓丰、香气的润泽、香味的清新、器具的雅致、环境的静谧等。陶瓷香具作为

燃香之事的必备之物，其所反映的美学追求与宋代香文化一脉相承，表现了文人对琐细平凡之物的关注以及个人生命体验的抒

发。陶瓷香炉在造型上尚自然意趣，尽显形神兼备的审美追求；在装饰上追求自然之韵，以清雅之釉色、自然之肌理、朴素之

纹饰展现了浑然天成的美态。 

宋代文人用香文化和审美意趣是中国香文化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从尚香文学、用香习尚还是焚香器具看，

明清时代依然隐约透露出宋代文人香文化的遗韵流风。明代文人视焚香为名士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人品香的基础上，结

合“静坐”去体悟生命价值，这一时期的香炉品类更加齐全，香品形式更为丰富，用香方法更为精细。清代后期，由于社会结

构的改变，文人香文化逐渐脱离现实生活，呈式微之态。然古代香学典籍和陶瓷香具的流传对于中国香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

有助于我们在当下更好地理解、恢复、传承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香文化和陶瓷文化，建立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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